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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办事，在路口停车的时候，
遇到了烦心事儿——外卖小哥的
电动车刮了我的车，划痕还挺长
的，他是全责，要赔我700块钱。

小哥倒是很爽快，直接用微
信把钱给了我。但能看出来，他
是非常难过和懊悔的。毕竟，这
是他风里来雨里去的汗水钱。

其实我心里也不好受，因为
我经历过创业的艰辛，也体会过
在这个城市里，一分一毛攒钱过
日子的生活。所以，在与他协商
的时候，我也没多要，毕竟我的车
不是啥好车。只是，我并不具备
让他直接走、不用赔钱的条件，我
也依然在为生活努力奔波。

修车的时候找了熟人，最后
只花了600元。我突然想起小哥
那懊悔的表情，联想到了我曾经
遭遇的无助，便想把多余的100
元退给他。我很快便用微信找到
了他，把钱转了过去。他之后竟
来到我的门市点，向我表达了感

谢，但说这个钱不能收回，因为他是
全责，即便是车修好了，对车也已经
造成了损伤。

我和小哥聊了起来。巧的是，
他租住的地方离我这里并不远，骑
电动车10多分钟就到了。我们聊
得很投机，也算认识了。

有一天，我带着工友加班干活
到深夜，大家还没有吃饭。工友们
想吃饺子，我便拿出手机点外卖。
可打了几家外卖的电话，都说离得
远不送了。

工友们的确很辛苦，这个小小
的要求我是要满足的。我便想到了
那个厚道的外卖小哥，不知道他能
不能帮个忙，试着给他发去了求助
微信。没想到，小哥秒回，说一会儿
就帮我送过来。果不其然，半个小
时后，我们刚刚收拾完，他便把饺子
送过来了。

后来，有好多次我们加班晚了，
我都是麻烦这个小哥给我们送吃
的。无论多晚，他都能买到，而且价

格经济实惠。我们关系越处越好，成
了朋友。

有一天，我们刚收工，下起了大
雨，买好的食物忘记拿进屋里去，都
浇得没法吃了。我再次拨通了小哥
的电话。他说：“哥，外面的雨也挺大
了，我的车刚开始充电。这样吧，你
有车，不如你们到我住的地方来，我
给你们再做几个菜，咋样？”

我当即就同意了，便带着大家来
到了他租住的地方。房间里布置得
很简单，一台电视机、一个冰柜、一张
沙发，里屋有一张床。帮小哥拿东西
时，才发现冰柜里有速冻饺子、鸡排、
香肠等，而这些，都是我们平时点得
比较频繁的。小哥摸着自己的头，对
我说：“哥，你们点东西太晚了，外卖
有时订不上，我就自己储备了一些，
这样不管多晚，你们都能吃上。”

那一刻，我的眼里含着泪花。我
承认，是他为我们屯的东西，撞上了
我心灵最脆弱的地方。但我想，这个
朋友，应该是我一辈子的朋友了。

我发现每晚跟老婆视频通话
时，她总是很忙，休假回家后，跟
她做了室友才知道，这家伙又迷
上了抢红包。不过，我觉得这比
熬夜打长牌要好。

眼巴巴地看着她在那里喜笑
颜开的，我把头伸过去看她的手
机，发现她同时在几个群里玩，自
己还组织了一个群，成为群主，还
制定了群规则，大意是每次发5
元钱，分5个包，然后一群人抢，
抢到最小红包的那个倒霉蛋就要
发下一轮，哪个要是不守规矩就
要被踢出群。你还别说，大家都
挺守规则的。逢到哪个手气背
的，会连发几个，然后发个倒霉磕
碰的萌态表情出来，也是好玩。

群里的人大都熟悉，基本是
附近村子里经常玩牌的牌友、她
的闺蜜和不知从哪里拉来的一些
同龄人，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在我
们苏北农村，男人们大都出去打
工，大部分女人都在家留守陪读，
符合有时间抢红包的女人大有人
在。这是个不容忽视的群落，她
们的身份一般是附近工厂的普
工、专职陪读的、做点小生意的、
开小店的，里面没有白富美，也没
有女精英，她们玩的游戏是打发
无聊的时光、博取小确幸的小快
乐，一个晚上拉扯下来，运气好

的，也许会在钱包里增加个10元
钱，也许会赔掉，但都不至于伤筋动
骨。在没有孩子或老公陪的那些日
子里，用这种小惊喜、小沮丧调节着
无数寂寞的夜晚。在她们的生活
中，时间永远不是个紧俏的东西，不
是每个人都需争分夺秒怕辜负了时
光的，她们不需职称、不需考试、不
需读书，只需认识村里的乡亲，做些
平凡而琐碎的家务，相夫教子，服侍
老人。

终于有一天，老婆也把我拉进
了她那个红包群。

农村的银行网点少，有些群友
的电子钱包里钱没了，就叫别人代
发，老婆就经常帮人家代发。过几
天，那人来还现金，还捞一顿饭。老
婆没工夫忙饭时，那些群友们就自
己动手。因为这个游戏，又减少了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疏离，以
至于我回家走亲戚，有人问起我是
谁，我说某某的儿子，没人知道了，
因为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旁边有人
说是某某的老公，哦！立马就知道
了。老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
成了本地乡土名人。

年过完我又外出打工了，在早晨
醒来后和在晚上临睡前，便会多看几
眼那个红包群，有时就会看到老婆在
里面忙着呢。这样的时候，我是心安
的，说明她一个人已忙完了生活琐

事，吃过了一日三餐，诸事顺利。
有空的时候，我也参与抢红包，

有时就跟老婆在一个五人组里，5块
钱，一般两个人也能抢到两块左右，
肥水不外流！逢老婆发红包时，她若
发现剩下的一个红包是小金额了，便
会以最快的私聊速度通知我不要抢
了。想想也挺有意思的，这世上的游
戏无聊的很多、有趣的不多，抢红包，
竟然找到一种跟老婆志同道合、同病
相怜的感觉，没有意义，但有意思。

手气不好时，连发几个红包，被
老婆发榔头表情敲一下头，我住手
了；见老婆玩疯了，深更半夜还没睡，
我也发个衰老的女人婆头像警告她
一下，不需说话，各自自觉，省去了被
岁月耗尽了热情的虚情假意的问候。

过几天，老婆会把钱包的金额截
个图给我，显摆一下她的战果；我也
会发个给她看看，证明我也是厉害
的，并根据我这个工程师的分析和判
断，传授她一些如何抢到大红包的技
巧。日子，便在这种无聊中，拥有了
一种新的度过方式。

可昨天晚上老婆不无沮丧地告
诉我说，她的微信账号因为发红包太
多了，涉嫌赌博，被封一个星期，唉！
也真是的！

我也不知道，跟老婆之间像抢
红包这样的和谐和融洽，会到哪一天
为止。

什么事没意义却有意思
◎陈旭东

那时我才上小学。过完年没多
久，我的头发已盖住了耳朵。娘说：

“个子不见长，头发长得挺快，过年好
吃的都用头发上了？”

小年时娘才带我理过一次发，还
没多少天，就长这么长，我也不知道
咋回事。在家娘说我，到了学校，有
一个同学也笑我，说我的头发竖得高
高的，像疯子。正是在意外貌的年
纪，我就跟他打了起来。因为是我先
动手，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

放学了，我无精打采地走出学
校，任由小舅喊我拉我，就是不理他。

小舅比我大两岁，却只比我高一
级，学习成绩也没我好。虽然平时遇
事他总护着我，但我觉得他学习不
好，不想多跟他玩。

“哪个兔崽子欺负你了，我去替
你出气。”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少管我
的事！”

“那哪成呀，我是你舅，你的事就
是我的事！”小舅很有长辈风范地说
道，“要不，我带你去把头发剪短？”

我一听就乐了：“都说正月剃头
死舅舅，你不怕死吗？”

“我不怕，只要没人嘲笑你，死就
死了吧，谁让我是你舅呢！”小舅拍着
胸脯向我保证起来。我突然觉得小
舅不那么讨厌了。

理发店的门开着，理发的老王头
正坐在煤炉前烤火。看见我们进来，
他笑着问我们干什么。小舅理直气
壮地说：“来这当然是理发了。快来
给他的头发剪短点儿。”

“正月不让剃头，你这当舅的不
知道？”老王头质疑地问道。

“我知道，没事，我不怕，你赶紧
剪吧！别怕不给你钱，我姐给我的压
岁钱在这儿。”

老王头没再吭声，给我戴上围
布，拿起家伙什剪起来。剪到一半
时，我突然哭了起来，因为我害怕剪
完后小舅真就死了。哭着哭着，我扯
掉身上的围布，起身就往家里跑，小
舅一路都没追上我。

到家后，娘看着我理了一半的
头，再看着追进家门的小舅，气得非
要打我不可。小舅上前拦住了：“姐，
是我带他去理发的，别打他。”

弄清原因后，爹叹了口气说：“都
这样了，去剪完吧。”

转眼间快五十个新年过去了，身
体硬朗的小舅一直都是我的“保护
神”。每当谈及此事，他都会得意地
说：“啥‘正月剃头死舅舅’，全是胡说
的迷信话！”

正月里剃了头
◎徐善景


